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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姜方）“演艺大世
界—2023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昨天

在上海文化广场启幕。记者获悉，

这里的“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

历经三年规划和建设正式启用，该

中心致力于成为音乐剧的“实体孵

化器”，填补国内原创服务平台的空

白，共同点亮中国音乐剧希望之光。

“为打造这个集内容孵化、人才

集聚、先锋实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空

间’，未来，我们将汇聚业内伙伴的

力量，携手有志参与其中的音乐剧

人及爱好者，共同探索、开发这一场

域的可能性，让它成为充满记忆和

归属感的场域，筑就起音乐剧行业

蓬勃的生态环境，为成立五年的上

海演艺大世界注入新活力。”上海文

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说。

为了给创作者们提供更好的

资源与平台，上海音乐剧文化研

究中心的实体空间——上海文化

广场音乐剧中心应运而生。历时三

年调研规划与设计改造，明确以垂

直、共享、社交为关键词，音乐剧中

心将连接演出、制作、创作、经纪等

产业链多个环节，为行业试行可复

制、可持续的原创作品孵化体系，推

动上海从“演艺码头”向“演艺源头”

的转型。

这里将被打造成“音乐剧创制

及爱好者之家”——在1500平方米

的空间里，集合了创排空间、共享办

公室、录音棚、资料室、采访室等，为

每一位向往或正在从事音乐剧行业

的追梦人提供一个能交流、有汇集

的广场，一个鼓励先锋、生长力拔群

的实验室，一个涵盖培训、咨询的补

给站，一个拥有人才、版权的资源

库，一个提供经纪、对接市场的连

结点。目前，由比利时先锋剧团

OntroerendGoed创作的一对一治愈剧场“遇见自我”系列《一个

人的游戏》《一个人的微笑》正在音乐剧中心上演，初步计划完

成4个月2304场驻演演出，以颠覆式戏剧创作理念向业内外人

士展示这一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和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支持下，5月

底，在本届音乐剧节闭幕之际，上海文化广场计划举办首届“演艺

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音乐剧风云榜”，集中展现中国音乐剧发

展的最高水平和创作、表演实力，为音乐剧节五年历程进行阶段性

总结和指数发布。

作为中国首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音乐剧节，“演艺大

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已举办至第五届，今年以“一季展

演”“一届论坛”“一项计划”“一个活动”四大内容板块为多元面

向，力邀长年致力于中国原创音乐剧创作的知名作曲家、音乐

人三宝担任本届音乐剧节推广形象大使。活动由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政府、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和

旅游局、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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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C无压力”“这是来自‘国家队’的降维打击，声音直

击灵魂”……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2》收官之夜中，歌唱家石倚

洁一首饱含情感的《我期待》火速出圈，节目现场田震、孙悦、周

深等一线歌手纷纷为之热烈鼓掌。这位上海男高音，继本月在

沪出演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后，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身为普契尼歌剧的优秀男一号，石倚洁再次刷屏是因为首

次在公开舞台上演唱流行歌曲。“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

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神采”，正如歌词所言，这首歌也是为了

致敬他儿时的偶像歌手张雨生。而面对这首超高难度的歌曲

《我期待》，他不仅跨越了唱法樊篱，从流行过渡到男高音，并充

分展示了层次鲜明、饱满深情、极具厚度的专业演绎——主歌部

分娓娓道来的细腻表达，让听者感受到跨越了时光的“好听”；而

当“say——goodbye——”干净饱满、清澈明朗的高音响起时，感

动了屏幕内外的嘉宾和网友。“流量靠边吧，音综就应该多请这

些美声实力派。”弹幕上听众纷纷留言。

在歌声中见证时光，也用歌声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从小时候

喜欢《我期待》，到真正在舞台上纵情演绎这首歌，石倚洁走过了

近三十年的时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

的我肯定唱不上去；后来学了唱歌，2010年的时候觉得可以稍

微唱一点了；直到这次参加《时光音乐会》，实际上也是降调演唱

的。”石倚洁告诉记者，《我期待》的原调高达HighD，而这次节

目中的演唱选择降了两个调，“最高音从HighD降到了High

C，也是选取了自己声部最舒服自如的状态，同时又可以较好地

表现自己的声音”。

有网友说，石倚洁的歌声意外地“深情脉脉”，高音区尤其

“直击心灵”。其实这背后正是专业美声歌唱演员转战流行唱法

最难的地方——调整演唱习惯与方式。“美声唱久了之后，即使

演唱流行歌也会有美声的痕迹，特别是演唱高音时，会情不自禁

地用到一些美声的方法。但是美声由于追求在更大空间里传递

人声，难免会产生和观众的距离感，也难怪有人会觉得美声唱法

‘板’。”因此，石倚洁特别注意，“前半段我彻底脱离了美声状态，

而后半段我尝试尽量不要往美声靠拢，而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

在于前后如何顺畅过渡与衔接，尽量消除两者的违和感。”

要知道，顶级歌者在不同的舞台演唱不同的内容，歌唱的方

法可以完全不同。比如歌剧演员在演出歌剧时，一个人会面对

多则两三千位观众，乐池里有六七十位乐手，庞大的人群组成厚

重“人墙”，要求歌剧演员不仅要把音量扩大到极致，让人声穿透

“人墙”和乐声融合在一起传达给观众，还要展现出歌声的强弱

和色彩对比。而当在演唱艺术歌曲时，观众人数会相对少一些，

乐器则仅有钢琴，那么在用嗓方式上会更加柔和一点，更讲究艺

术歌曲的意境和韵味。当在演唱流行歌曲时，因为有麦克风，无

需声如洪钟而更在意的是要把演唱处理得更加细腻。

“美声歌手的演唱注重严格的方法与规则，在规则中追求完

美，和流行唱法相比容易收到‘唱得很完美，但缺少个性’‘毫无

瑕疵、全是技巧”的点评。对此，石倚洁表示，正是因为这些议论

的存在，促使他逐步思考如何在保证专业的前提下，多进行一些

尝试和突破。“希望借助《时光音乐会2》这样的综艺舞台，让更

多观众感受到美声歌唱演员个性化的那一面，也希望更多美声

歌者的‘个人秀’能出圈，吸引更多观众不仅爱听演唱会，也能来

到剧院，亲耳聆听音乐会、歌剧。”

这位享誉国际的男高音，正在积极尝试拓宽自身专业范畴

的边界。就像表达了心声的《我期待》所唱，石倚洁昂首阔步，继

续自己不留一丝遗憾的音乐之旅。

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音综首秀流行歌曲

突破唱法樊篱
“好听”跨越时光

考大学和出门闯荡，哪个才是人生更优

解？今天的年轻人会调用各自的见识来证

明奋进的时代容得下不同选项。但若时光

倒退40多年呢？那一代人的奋斗路径并没

多少可参考的答案之书，历史烙印、社会变

革、时代发展甚至人情社会，个个都可能是

变量。正在央视和优酷热播的《情满九道

弯》就试图从年轻人的情感与奋斗故事里求

解时代。

该剧由刘家成导演、王之理编剧。这两

位主创的名字并置，熟悉国产剧的观众第一

反应便是“京味儿大戏又上新了”。新剧的

故事的确以北京东城区九道湾胡同为原型，

不过这一回，被誉为“京味儿剧旗手”的创作

者在保留京腔京韵的同时将更多笔墨落于

时代：他们从老北京的胡同出发，勾勒一群

年轻人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经历人生坎

坷、情感流转、事业起伏的故事，在他们质朴

的生活韵脚里打量时代的车辙。

如果说亲历过那个岁月的观众能从剧

中瞧见跨越40年的光景，回味爆米花机里

的童年香气，感慨剧中人的经历也曾是“世

另我”；那么《情满九道弯》与今天的年轻观

众顺利对话，得益于个体故事背后的时代之

风，风里蕴藏着随时代扶摇而上的人生启示

录。就像刘家成所言：“我钟爱的京味儿其

实就是烟火味，是百姓生活的味道。无数平

凡家庭支撑起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奋

力创造美好生活的风貌，是因为国家的进步

与强大就体现在这些幸福中。”

一群不完美的小人物，平添
真实生活的“人气”

故事主人公杨树茂是个妥妥的正能量

青年，从一名错过高考的胡同青年，经商场

历练后成长为一代企业家，敢闯敢拼并最终

带领街坊共同奔向致富路。《情满九道弯》也

反映着如今创作的一种潮流：从主角到配角

几乎没有“完人”，至少没有观众“一致喜欢”

的完美人设。

返城知青杨树茂是家里的“老幺”，外号

“傻茂”，一个“傻”字，既是他真性情的凸显，

在有些视角也可能是“情商不在线”的外

露。比如他为人热血又仗义，可从小到大没

少惹祸，每次“路见不平”都得牵累父母哥姐

道歉的道歉、赔偿的赔偿。男主身边，叶菲、

史小娜、赵亚静三个女孩代表了不同的社会

群体和性格类型，因先后和男主发生情感交

集，她们的爱情观与价值观都成了今天观众

品评的对象。出身书香门第的叶菲性格沉

稳，但她前期对“情敌”的迂回试探、生子后

对误会避而不谈，史小娜插队期间没少受杨

树茂庇护，但当自家父亲不坦荡、不光彩地

占有了杨树茂的商机，女孩在爱情与家族利

益之间的倾向令网友颇有微词。赵亚静在

商场上为男主角引路、与他并肩，姑娘干脆

利落的个性很招人喜欢，但她对“单箭头”爱

情的执迷不悔和凡事都能用利益明码标价

的观念，引出观众不同看法。最让人意外的

角色莫过于杨家母亲。艺术家萨日娜登场，

一改往日作品里宽厚善良的中国母亲形象，

既演出了“父母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的亲

情之爱，更把人物眼界有局限、为人好算计

的市井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谢志强、

贾小樱、许大爷等角色，剧中人各有各的可

爱与可叹。

乍一看，不完美的小人物扎堆，打打闹

闹地根本谈不上“情满”。可人无完人、五味

杂陈本就是世间生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

能帮这群平凡人趟过磨难、砥砺风雨的，终

究是人性在闪光。杨树茂和谢老转他们的

工程面临巨大危机时，许大爷出手，仰仗的

便是人间正道。家里哥姐的生活在市场经

济浪潮中陷入困境时，“傻茂”施以援手，驱

动他的最大力量一定是亲情。正因为这一

个个平凡如你我他、对真善美向往如你我他

的角色在胡同里与命运交锋，平添真实生活

的“人气”，荧屏前的观众才感同身受，怀想

自己磕磕碰碰度过的岁月。就像《情满九道

弯》剧名的双关，“九道湾”是北京东城实实

在在的一条老胡同，“九道弯”更是40年间

人生的沟沟坎坎、爱情的兜兜转转、事业的

起起落落。

“京味文化”能常拍常新，归
根结底源自真实的力量

采访中，刘家成对“京味文化”的情结贯

穿始终。事实上，在《情满九道弯》之前，他

创作的《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芝麻胡

同》等反映北京人生活的作品都突破了时间

和地域的阻隔，赢得观众认可。作为土生土

长的北京人，刘家成说，京味儿其实就是百

姓生活的味道。

拍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的真实事、真情

感，是这位“京味儿剧旗手”的创作法则。而

“京味文化”能常拍常新，乃至海派、东北、粤

式等等地域流派可以穿透时空“留得住”，归

根结底依然源自真实的力量。

刘家成说：“作为一部献给百姓的年代

剧，大框架要立得住，细节上也不能含糊，否

则就失了生活的真实。”剧中，当年生活的各

种细节，从三轮运输车、推小孩的竹车、窗式

空调、蜂窝煤到煤炉子上烤焦的馒头等，创

作者都尽力呈现；比照胡同当年的风貌，剧

组搭建了近两万平方米的实景建筑；道具用

的亦是真材实料。饰演杨家父母的毕彦君、

萨日娜还给剧组带来额外的触动，他们随身

带着蝈蝈、鸟笼、老北京菜谱进剧组，富含浓

郁年代感的老物件儿和两位艺术家对人物

情感状态细腻的把握相辅相成，一对传统父

母的爱与罚跃然荧屏。

当然，“硬件”真实之外，“软件”可信度

也会左右人们的观感。初始剧本里有个情

节，杨树茂生意失败，最潦倒时哥姐凑了五

万块钱给他。后经演员提议，这事儿改到了

母亲身上。“儿子人生最低谷时，她不会说好

听话，却能直接拿出一个旧报纸包，里面是

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万块钱。”一位看起来“掉

钱眼里”的人物，究其内心不过是个以宽厚

胸膛为子女筑后盾的母亲。

更进一步的真实，还在乎家与国。刘家

成的作品序列里，《情满四合院》傻柱的路之

所以越走越宽，《正阳门下小女人》徐慧真的

小店之所以有声有色，《情满九道弯》杨家的

生活之所以越来越有奔头，都因为好日子是

从烟火中熏出来的。创作者说：“无数平凡

家庭支撑起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的幸

福，是因为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就体现在这

些幸福中。”

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蕴藏
在时代发展的每一页中

《情满九道弯》的开篇镜头，村口大喇叭

的广播将人们思绪拉回到1979年初：知青

返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以杨树茂他们为

代表的北京青年就要回到胡同，参加高考、

进工厂端“铁饭碗”、去南方经商，不同的道

路铺展在年轻人面前。20集过后，风云流

转，时代进入了“南巡讲话”后的日子，更深

刻的变革和更深入的现代化建设已启航。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张国涛从近年来

一批现实题材佳作中提取到了“时代”这一

公因数，即“以小人物凸显大时代，也让时代

之光照进普通人的生活”。以登陆优酷平台

的现实题材剧为例，去年的爆款剧《幸福到

万家》里，“敢姐”何幸福追求勤劳致富、公平

公正，带领全村奔向幸福生活；《请叫我总

监》里，秘书宁檬坚韧又独立，从小角色成长

为独当一面的投资人，让人刮目相看；《我们

这十年》更是把不同领域、不同地方的年轻

奋斗者群像推送到观众面前，每个单元都能

激荡剧里剧外的同频共振；还有反映公检法

战线守护公平正义的《风雨送春归》《冰雨

火》《庭外》等作品，所有这些现实题材剧能

引发共鸣、激励人心，因为剧中反映的质朴

生活和世事变迁里，时代的高度耀目可见。

2023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5周年的纪念，聚焦

中医传承的《后浪》、丁黑导演新作《鸣龙少

年》等众多现实题材大剧也将先后上线。同

时，刘家成与优酷合作打造的“情满”系列剧

最新篇《情满簋街》也已进入了筹备期。

一直以来，“时代说书人”是观众赠予中

国电视剧的美誉，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影视

创作的重要财富。身处大时代，现实题材的

永恒魅力，蕴藏在时代发展的每一页中。

《情满九道弯》在央视和优酷热播，再次确证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秘辛

在一代代人奋斗曲线里感受时代脉搏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上周五上映，虽有

休 ·杰克曼主演，影片的首周末不到70万元

的低迷票房着实令人扼腕。2021年夏天，

同是佛罗赖恩 ·泽勒自编自导的《困在时间

里的父亲》在内地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000

万元，是全国艺联发行文艺片的最好成绩。

“父”与“子”之间，为何落差这样大？

法国作家佛罗赖恩 · 泽勒的剧作《儿

子》，和他之前的《父亲》《母亲》组成当代欧

洲戏剧文学中声誉很高的三部曲。这个“家

庭序列”的特殊之处在于主角都是在世俗看

来“病态”的人物，《父亲》是丧失了时间概念

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母亲》无力摆脱更年

期的无因的愤怒，《儿子》是被抑郁症吞噬的

少年。在这三部剧作中，泽勒利用疾病的隐

喻，探讨非常态的生命体验，用戏剧的方式

呈现讳莫如深的“病患的内心痕迹”，从中叩

问生命哲学与人的存在本质——理性究竟

是生命的秩序，还是生命的枷锁？

2019年，话剧《儿子》在伦敦公演时，掀起

的情感回应是惊人的，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演

出是难得直观地在文艺作品中正面呈现青少

年抑郁所具有的毁灭性的能量，这种黑暗的、

无理性的能量，既摧毁了个体，也瓦解了家

庭。继把《父亲》拍成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

亲》，泽勒再一次亲自执导了他的剧本，把《儿

子》拍成《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困在时间里

的父亲》利用非线性剪辑，影片以角色错乱的

意识流动取代了严谨的线性叙事逻辑，这放

大了原作伤感的内核：父亲失去了清晰的时

空意识，沉沦在记忆的迷宫里。《困在心绪里

的儿子》仍然可以被视作一部让人心碎的家

庭伦理片，扮演父亲的休 ·杰克曼和扮演母亲

的劳拉 ·邓恩交付了摧心剖肝的表演，成熟的

名演员的光环是无法忽视的，这也使得剧作

从舞台向银幕转码的过程中，重心从孩子转

向了父母，回避了“疾病不可控不可愈”的残

忍认知，避重就轻于未亡人的自我和解。这

事实上遮蔽了原作尖锐的锋芒。

从《父亲》到《儿子》，亲人的困境、亲密

关系里的爱与折磨，都是不可回避的，但剧

作的本质是围绕着“迷失的病人”，阿尔兹海

默症的老父失去了时间的秩序，抑郁症的儿

子失去了心理的秩序。对困在心绪里的少

年尼可拉斯而言，他最深的痛苦是他无法描

述自己的痛苦，他混乱的意识就像翻滚的洗

衣机滚筒，乱作一团，无法平息。他既不能

管理内心秩序，也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地恪守

外部世界的秩序。学校把他视为需要被纠

正的学生。做律师的父亲不断地用理性判

断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在哪里出现了偏

差，竭尽所能地付出责任和爱，试图纠正儿

子的行为偏差和心理偏差。祖父对孙子的

脆弱嗤之以鼻，这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死硬保守派，认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是整

个西方世界的矫情病。

这个剧本最为冷静细腻的优点，是从一

系列日常试探和交锋的情境中，暗暗指向一

个让人感到无力的结论：青少年的抑郁不是

法律官司，它没有清晰明确的因果逻辑可

言，也没有对症下药的解救疗程。天性敏

感，原生家庭破裂，母亲情绪不够稳定，父亲

另组家庭，这些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尼古拉

斯，但没有哪条明确地成为尼古拉斯的“病

因”。事实上，尼古拉斯没有遭遇校园暴力，

也没有受过家庭冷暴力，甚至，他是不缺爱

的，他的双亲已经胜过大部分父母，能和他

平等地交流，也随时愿意付出无条件的支持

和爱。但是在生命理性退场的黑暗角落，爱

是无能为力的。尼古拉斯第一次自杀被救

回时，他的主治医生沉痛地告诉他的父母：

你们儿子的意识世界是破碎的，仅仅靠亲人

的爱并不能重建孩子的内心秩序。

《父亲》和《儿子》的原剧本，贯穿作品中

所罕见的能量是不断走向个体内部的针对生

命本质的叩问。《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渲染了

阿尔兹海默病人的主观视角，通过破碎的情

境来正面强攻这个主题。然而对于《困在心

绪里的儿子》，他的混乱心绪成为言简意赅的

隐喻，三次出现的洗衣机滚筒特写暗示了这

一点。影片里更多的篇幅、更可见的部分交

给了“儿子的父母”，从围绕着“被死亡捕获的

孩子”转向侧重于“与悲剧和解的父母”，这和

解包括：为人父母者承认自己的局限，有时，

甚至要接受自己的无能，承认和接受亲密关

系中不能幸免的失败，这些并不可耻。

这是成人视角下的自洽的自我疗愈，也

是更安全的、大部分观众熟悉的叙事策略。

譬如琳恩 ·拉姆塞导演的《凯文怎么了》，主

角不是凯文而是他的母亲，她用半生去克服

自责和被责难——生下反社会人格的病态

孩子，不是母亲的罪过。夏维尔 ·多兰导演

的《妈咪》，主角是筋疲力尽的单身母亲，她

不应该为了照顾多动症的儿子而赔付自己

的生活，把患病的孩子送进精神病院，不是

她的罪过。一次又一次，是“正常的成年人”

伤痕累累地接受“可怕的孩子们”制造的混

乱、灾难甚至死亡。

这一套世俗“正常”的情理逻辑，完美错

开了此类题材的黑暗之心。《困在心绪里的

儿子》有一个苦涩的结尾，在父亲的想象里，

儿子被治愈，去另一个城市开启崭新的大学

生活，并如愿实现了作家梦。休 ·杰克曼的

表演无懈可击，可是这个父亲越是引发共情

和认可，这电影的遗憾就越明显：直到最后，

儿子一直是父亲视线下的儿子。名为“儿

子”的电影，绝对的主体是父亲，儿子起初是

他要矫正的对象，最后是他虚构的幻象。何

况，父亲想象中的儿子“被治愈”，未尝不是

另一种“被矫正”。从开始到结束，电影的重

点不是困于疾病的儿子，而是困于儿子疾病

的父母。

同样在大银幕上，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

人是镜头下的主体，他的“病患”体验是生命

体验中平等的一种，它被承认是独特的、有哲

学意味的，而不是不正常的、必须被治疗和克

服的。为什么角色换成抑郁症的孩子，这个

群体的主体性无法被承认而顾左右言父母？

为什么他们晦涩的生命体验在银幕上终究是

不可见的，他们若不被“治愈”就被定义为悲

剧？对比《儿子》的原作和舞台剧，这是不是

电影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保守和胆怯？是不

是电影落后于文学和剧场的时间差呢？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和终究被回避的“疾病”

《情满九道弯》试图从年轻人的情感与奋斗故事里求解时代。图为该剧海报。

继把《父亲》

拍成电影《困在时

间里的父亲》，法

国 作 家 佛 罗 赖

恩 · 泽勒再一次

亲自执导了他的

剧作，把《儿子》

拍成《困在心绪里

的儿子》，上周五

在内地上映，首

周末票房不到70

万元。图为影片

海报。


